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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夜的秦淮河，照例是热闹的。熙熙
攘攘，游人穿梭不息。

天色渐暗，河两岸的灯笼却亮得刺
眼。灯笼下攒动着无数头颅，黑压压的一
片，远远望去，竟如蝼蚁般蠕动。

而春的闹热，大抵在商贩的叫卖声里
一一彰显。

“糖芋苗——热乎的糖芋苗——”
“状元豆——吃了中状元——”
叫卖声此起彼伏，一个瘦长的影子突

然横在我们面前，是个卖绒花的。
“先生买枝花吧。”他朝霄云谄笑着，眼

睛却机灵地瞟向他的董秘仲密。
仲密摆摆手，催我们快步走开。“这些

人最会缠人。”她低声道，你若不买，他能跟
你半条街。

河边石栏旁，多是青年男女，倚着栏杆
作赏月状。月亮其实被云遮了大半，只剩
个模糊的轮廓，但他们却仰着头，仿佛真看
见了什么稀罕物事。

一条画舫慢行靠了岸，船头立着几个
穿连衣裙青春跃动的女子，C位姑娘则穿一
条彰显身材的牛仔裤，正唱着时下流行的
SING女团曲目《桃花运》。

那歌声的确青春，岸上的人听了，都拍
手叫好。

“要坐船吗？”一个船娘凑过来，“咱们
船上有唱曲的，有说书的，还有上好的西湖
龙井、澜沧江普洱……”

画舫内比想象中宽敞，摆着七八张方
桌，已坐了大半。我们被引到靠窗的一处，
桌上摆着瓜子、蜜饯，还有一壶茶。茶是温
的，喝起来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但价钱
比岸上贵了三倍不止。

船缓缓离岸，河面上的灯光被搅碎，又
重组，映在舱壁上，像无数游动的蛇。

说书的是个精瘦的评书老艺人，穿一
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咳嗽了几声，便开
讲，讲的是“李香君血溅桃花扇”。

“……那侯公子负心薄幸，李香君悲愤
交加，取过桃花扇……”

老者声音沙哑，却意外地有穿透力。

舱内渐渐安静下来，我注意到角落
里，坐着个戴圆眼镜的中年人，正埋头在
手提电脑上记着什么，时而抬头望望说书
人，时而又低头敲击键盘。

故事讲到香君撞柱而死时，船忽然一
震，原来是靠了另一处码头。

几个新客人上来，带着酒气和喧哗，瞬
间打破了方才的气氛。

说书人默默地住了口，退到一旁，接过
船娘递来的一杯冷茶。

新来的客人中，有个肥头大耳的，一上
船就高声嚷着要听“荤段子”。船主赔着
笑，那是哪个时候的事情啰，我们这里，只
讲正经故事。

那胖子便拍桌子，道：“……老子花钱，
就是图个开心！”

舱内一阵骚动，有人皱眉，有人窃笑。
那戴圆眼镜的站起来，走到胖子跟前，

低声说了几句。奇怪的是，胖子竟收敛了
气焰，悻悻地坐下。

“那人是谁？”我问邻座一个商人模样
的人。

“柳记者啊。”商人压低声音，“南京城
有名的笔杆子，媒体跑社会新闻的，写的文
章，厉害得很。”

我多看了那柳记者几眼，见他回到座
位，继续敲击键盘，神色平静，仿佛刚才什
么也没发生。

船又行了一段，岸上的喧嚣渐渐远了。
仲密出去看夜景，我和霄云坐着，忽见

柳记者朝我们走来。
“请问先生，您是第一次来秦淮河？”他

问我，声音温和。
我摇头，说，来过，已隔多年。
柳记者点点头，在我对面坐下。“这河

变了，又没变。”他望着窗外，“水还是那水，
人却换了一茬又一茬。时代，就是这样更
替……”

我不知如何接话，只默默喝茶。
柳记者也不在意，自顾自地说起来。

“二十年前，我初到南京，也是这样一
个春夜，也是这条船，简陋些。”他推了推眼
镜，“那时，说书人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听众

却有人哭，有人叹，还有人当场赋诗……”
他朝舱内扫了一眼，那胖子正打着鼾，

梦口水流了一桌子。
我问他是否常来秦淮河。

“常来。”他说，“来这里找故事。媒体
需要这些——街巷邻里、婆婆妈妈。读者
爱看。”他顿了顿，“但与旧时不同，秦淮河
真正的故事，往往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

柳先生告诉我，他最近在写一篇关于
秦淮河新船娘的文章。“你知道，过去的船
娘，大多寿命不长的原因吗？”他忽然问，

“常年在水上，湿气入骨，加上熬夜……”
他说这话时声音很轻，却让我心头一

震。正欲追问，仲密回来了，带着淡淡的酒
气和兴奋。

“外面可热闹了！”她嚷嚷道，“有放河
灯的，还有街舞、唱hip-hop的……”

柳记者见状，礼貌地告辞，回到他的角
落继续写东西。我望着他的背影，仿佛回
到旧时，恍惚觉得，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
满船山欢水笑的人中，或许有他这样的人，
是清醒的。

船靠岸时，已近子夜。游人散去大半，
河边的灯笼和霓虹灯也暗了许多。

柳记者匆匆告别，消失在一条小巷中。
仲密兴致仍高，提议我和霄云去尝尝

著名的秦淮小吃。我推说有点感冒，坚持
要回酒店。

归途上，仲密喋喋不休地讲着今晚的
见闻，我则心不在焉。

路过一处暗巷时，忽闻女子的啜泣
声。望去，见一个衣衫单薄的少女蹲在
墙角，面前摆着个破碗，碗里零星有几枚

铜钱。
铜钱？我好生奇怪。

“可怜见的，”仲密叹道，却快步走了过
去，“这种人不劳而获，帮不过来的。”

“停！”一个戴鸭舌帽的叫道。
原来，人家在拍微电影。
走远后，我回头望去，见她仍蹲在那

里，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像。导演喊“Ac-
tion！”忽然想起柳先生的话：“旧时的秦淮
河，真正的故事，往往在灯光照不到的地
方。”

到了入住的酒店，霄云笑问我，今晚玩
得如何。

我说：“秦淮河的春夜，热闹。”
明日，太阳升起时，秦淮河两岸的店铺

照例会开门迎客，灯笼照例会亮起，游人照
例会来开心玩耍。

横竖，春夜的秦淮河，永远不缺故事。
（作者系二级研究员、编审、高级经济

师，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第三届唐刚诗歌奖评选揭晓第三届唐刚诗歌奖评选揭晓
66部诗集获优秀部诗集获优秀诗集奖诗集奖

2025年4月15日，第三届唐刚诗
歌奖评选揭晓。共评选出中国台湾
女诗人古月（胡玉衡）等 6 部诗集获
优秀诗集奖，1部诗集获“奉节本土诗
人奖”，同时授予1人终身荣誉奖。

唐刚诗歌奖是重庆奉节本土诗
人唐刚于2016年用20万元稿费设立
的永久性文化公益事业基金，每三年
奖励一次在现代新诗创作中取得重
大成果的中外现代汉语诗人出版的
优秀诗集。

该奖项分别于 2019 年 5 月和
2023年5月，在“中华诗城”奉节，成功
召开了首届和第二届获奖诗人颁奖
会，两届共有包括《星星》诗刊主编、著
名诗人龚学敏，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
著名诗人盘妙彬等全国各地诗人、作
家、诗歌爱好者200余人参加。

唐刚诗歌奖从一开始，就备受海
内外诗歌界高度关注。受到《重庆晨
报》《重庆晚报》《重庆政协报》《台湾
好报》以及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
重庆作家网等海内外近百家新闻媒
体报道。连续三届唐刚诗歌奖，参赛
诗集共达524部，共有24位中国优秀
现代诗人获此殊荣。 文/星河

四月，又是
一年紫藤季，拙
政园的“文藤”吸
引了八方游客来

一窥它的繁茂，苏博的紫
藤也在咖啡香中捕捉了
无数人的眼波，各大公园

的紫藤长廊留下了太多靓丽的身影，我却
记挂着一个乡村小院的紫藤，那是我每年
四月的心心念念。

晚饭后决定和同事一起去探访它。
那是一个建在坡坎上的小院，在田边

看是两楼一底的三层小院，在公路上看是
一楼一底的两层小院，这是典型的重庆式
的随坡就坎建筑，房前是庄稼地，房后临公
路，小院的左边围了一圈竹篱笆，有时候圈
着二十多只活蹦乱跳的鸡，它们咯咯咯地
刨食在土里，今天的篱笆里却是空的，右边
正是那株曼妙的紫藤，紫莹莹的穗状花序
流泻而下，将整个院落都掩映在一片紫光
之中，成群的黄灿灿的蜜蜂扇动着翅膀，这
瓣花上停停，那朵花蕊里钻钻，滚得一身的
花粉儿，肥肥的肚子圆鼓鼓的，我将手机凑
近去拍它们透明的翅膀、长长的触须、肚皮
上那一道一道的横纹，它们既不怕我也不
理我，只顾专心致志地吮吸这馥郁的花蜜。

同事们惊叹这万花齐开缤纷的紫——
再现白居易“藤花无次第，万朵一时开”的真
实场景，我们在花幕下钻进钻出，深紫浅紫
透明的紫，看不够拍不够惊叹不够，只顾着
眼前的花，一不小心踩在了一个肉墩上，吓
我一跳，脚也一松，脚底下扑棱扑棱飞出了
一只鸡，原来它们也躲在花帘下忙活呢！怪
不得刚才篱笆里是空的，再一细看，还有七
八只鸡正散落在紫藤树下，不停地啄食。

我们的说话声引出了院子的主人，四
十岁左右，身高不足一米四，一件土色T恤
衫紧紧地裹在身上，右肩略高于左肩，典型
的向心性肥胖，俗称的游泳圈清晰可见，甚
至有向左耷拉下来的趋势，他热情地招呼
着我们，我们连声夸赞着他漂亮的院子，他
也如数家珍地给我们介绍院子旁边的这些
植物，除开这一身新嫁娘装的紫藤，还有刚
刚冒出紫嘴儿的鸢尾，绿汪汪的薄荷，嫩紫
叶的紫苏，开得正艳的黄亮亮的毛茛，紧紧
卷卷的桔梗，粉的白的娇得很，才从土里钻
出头不久的朱顶红……我们啧啧有声，谁
不想拥有这样一个满庭花开、鸡鸭成群的
院子呢？

院子的主人是隶属我们医院的一个村
医，家里有一个寡母，16岁时因为一场疾病
而导致他的左腿短了一点，左肩低了一点，
走起路来有点左倾，显得有些趔趄。也因
为这场疾病，让他发奋学医，但又因为家境
有限，只能在家里自学，后来通过考试成为
了一名村医。在看病过程中发现很多农村
家庭都只有老人在家，有了头疼脑热咳喘
的病，出门都很困难，他索性又学会了骑摩
托车，背着药箱骑着摩托，风里来雨里去，
走东家串西家为村民们治病疗伤。

这时，他70多岁的母亲也坐拢来笑眯
眯地说：“你多吃几个我家鸡生的鸡蛋，
补！我那二三十只鸡是劳模，天天吃足油
油的草籽、漂亮的落花、挑挑拣拣啄够土坷
垃里的蚯蚓虫子……”看她说着鸡们的一
脸宠溺，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笑这些成精的
鸡活得比人还舒坦。她家的鸡蛋也从不愁
销路，常常还在鸡肚子里就被我们的同事
预订了。

随后我又向他讨教起前段时间在他院
儿旁边看见的郁金香，花谢后的种球他是
怎么保存的？他说将种球轻轻挖出，给外
面的泥巴打理干净，放在阴凉通风处三五
天，然后用多菌灵泡上半个小时，取出再晾
干，用报纸一个一个包住，八月份的时候放
进冰箱一个月，九月份取出来埋进土里，等
着明年春天发芽。

对他的话我是深信不疑的，爱学习的
他简直是学什么像什么，有时走村串户回
来累了，自己炒几个小菜，就一壶酒，在花
香中喝上几盅，他说这是最惬意的，问他从
哪儿学会的做菜，他笑说：网上呗，只要爱
学，只要想学，什么都能学！

今年的紫藤又开了，如果说拙政园的
文藤是文脉的传承，是一个艺术家知行合
一的最高境界；那么面对公园长廊里的紫
藤，我也许会想起李白的“紫藤挂云木，花
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而
在这乡村小院的紫藤，我却看到了一种兴
冲冲的生活奔头，安心的、踏实的、富足的
生活！

落霞余晖中，这一院落的花种在院里，
开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秦淮河夜行 □杨树弘

紫藤花下人家紫藤花下人家 □邓伟琼


